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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

今年9月，参演第九届中国京剧艺
术节的京剧《秦良玉》在重庆国泰大剧
院上演，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舞台上，秦良玉拉着夫君马千乘
的衣袖，依依不舍，互诉衷肠。那如诉
如泣的唱腔，跌宕缭绕，九曲回肠，言
有尽而意无穷，听得观众如痴如醉，击
节称叹。尚派特有的一招一式，被“梅
花奖”得主周利演绎得淋漓尽致，婉转
动人，博得观众阵阵喝彩。

上世纪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
小云以重庆巾帼英雄秦良玉的事迹为
蓝本，首创演出了《秦良玉》。其第三代
传承人周利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由
她主演《秦良玉》这一尚派名剧，名至实
归。周利不负众望，扮相惊艳，戏功过
硬，两个小时的深情演绎，不喘不吁，力
透纸背，尚小云应含笑九泉了。

该剧源于清董榕所著《芝龛记》，
讲述了明朝末年，后金势起践踏中原，
石柱女英雄、女土司秦良玉在夫冤死、
子幼小的情况下，毅然代领夫职东征
西讨，数次平叛，为国征战的事迹。因
种种历史原因失传数十年后，重庆京
剧院与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院的专
家对该剧共同修改打磨，并请尚小云
之子尚长荣作艺术顾问，最终让“秦良
玉”重新在舞台上复活。

“蜀锦征袍自翦成，桃花马上请长
缨。”与活在民间话本里的巾帼英雄不
同，秦良玉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作为王
朝名将，被单独立传载入正史将相列

传里的女将军——《明史》所载：“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
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
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远所惮。”

如何在戏剧舞台上成功塑造真实的英雄形象，始终
是当下戏剧人探索的重要课题。文艺理论家刘再复曾
说过，“真正的英雄式的观念，是不屈服自己心灵之外的
各种压力，敢于面对人，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
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
值表现出来。”

重庆京剧院此次挖掘整理，为尚派第三代传人周利量
身定制，不仅是对尚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为了尽显
秦良玉这个英雄人物身上所特有家国情怀，极具现实意
义。

秦良玉作为被讴歌者，在剧中并没被简单处理为干瘪
的符号。当陷入为夫报仇与浴血杀敌的矛盾中时，她也迟
疑困惑，也挣扎徘徊，最终选择舍小我救中华。剧中穿插
了邱乘云与杜维新等朝廷重臣以权谋私、贪污误国的事件
作为对立冲突，也多角度地强化了秦良玉的爱国精神与报
国情怀。

为了让人物原型升华为舞台上栩栩如生的戏剧形象，
该剧在真实不虚与集中提炼之间努力找准平衡点，武有将
军走边巡江，文有大段优美唱段，充分展现秦良玉为妻之
柔美和为母之温情的一面。当这些复杂性和多面性被生
动细腻刻画出来的时候，秦良玉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格外有
血有肉，丰润鲜活，更接近真实的人，更接近真正的英雄。

此外，该剧的渝派特色相当浓厚，让人印象深刻。舞
台设计简约大气，巴渝风格的水墨背景既有中国传统美学
意义，又有一种重庆人精神气节和性格特征的现实隐喻。
剧中除了反复出现佛图关、二郎山等重庆人耳熟能详的地
名，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音乐元素也无缝衔接至剧中
音乐，突出了地域性，让人倍感亲切。

《秦良玉》的成功演出，充分体现了重庆戏剧界的进取心
和创造力。过去，大多传统剧目传递的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善
恶评判，但表现上流于平面化和概念化，缺乏理性思辨和对
人本身的关照。重庆京剧院以《秦良玉》为范本，在保留京剧
古典艺术魅力的基础上，将关注点伸向了人性和灵魂，赋予
人物全新的时代意义，贴近当今审美需求，更容易让观众领
略到京剧之美，也更容易让爱国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让英雄还原为真正的人，可以说是京剧《秦良玉》最大
的成功之处。或许将它称之为经典还为时尚早，但作品中
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刻画，对英雄的塑造，
以及对创作视角的把握等等，则是可以助推重庆戏剧走得
更远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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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舀起糖浆，或提、或顿、或放、或收，
有节奏地浇在钢板上……十来秒钟的功
夫，手艺人就画出一个椭圆形的背壳。
紧接着，他把腹部、两只钳、八只脚依次
画在钢板上，用糖浆把这些部件粘结起
来，一只耀武扬威的螃蟹便站立起来。
整个过程，他眼疾手快、一气呵成，以腕
力带动勺子运行，如行云流水，看得人目
瞪口呆。

这位手艺人今年55岁，认识他的朋友
都习惯称他“刘糖人”。“刘糖人”名叫刘贵
兵，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糖画代
表性传承人。他以勺子为笔，以糖为墨，
画了41年糖画，画得越来越出神入化。

糖画，顾名思义，亦糖亦画，可观可
食。它有500多年的历史，曾广泛流行在
巴渝大地的大街小巷。说起它，不少人心
中会涌起一阵甜蜜的回忆。曾几何时，在
灯会、在集市、在游乐园，年幼的我们总会
被糖画摊位深深吸引。站在摊位前，左瞧
瞧，右瞧瞧，不难发现制作糖画的工具十
分简单——炉火一盆，锅、勺子、小铲刀、
竹签各一把，大理石板或钢板一面。糖画

艺人把冰糖、白糖、麦芽糖经比例熬制成
糖浆，便可施展功夫，变幻出各种晶莹剔
透、活灵活现的飞禽走兽。看得入神了，
我们硬是被父母拖拽着才和糖画艺人依
依惜别。

刘贵兵首次拥有这些工具时只有15
岁。1980年，他初中毕业。在二姨的帮
助下，他从九龙坡区乡下风尘仆仆地赶
到重庆动物园，和在这里摆摊的糖画艺
人孙朝根学习糖画技艺。那时，这个淳
朴的孩子一心想着挣钱养家，让家人吃
饱穿暖。

学好一门手艺谈何容易。师傅常说，
糖画制作不是简单地画些花鸟虫鱼，它融
入了国画、剪纸、书法等艺术，日复一日地
练习，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过惯了
苦日子的刘贵兵不怕吃苦，从早到晚黏在
师傅身旁，一个动作总是反复揣摩、练习
成千上万次。为了学好挣钱养家的手艺，
腰酸、脖子疼、手抽筋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多月后，刘贵兵出师，开始了摆摊表
演糖画的生涯。

上世纪80年代，普通的糖画一角钱一
个。重庆糖画艺人们靠着这小本生意尝
到了甜头。在那个春潮涌动的年代，刘贵
兵时常出没在菊展、灯会等大型活动。摆
一天摊，可以卖几百个糖画，赚几十块
钱。那时，猪肉才一块二一斤，刘贵兵的
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了。市民要什么，
刘贵兵便能不假思索地画出什么，就是在
那个年代锻炼出来的。

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做糖
画的艺人逐渐增多，刘贵兵转行做了几年
厨师，暂时结束了一根担子“走江湖”的生
涯。厨师长见他会糖画，便安排他在盘子
上画糖画。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有了
糖画点缀，让食客更有食欲了。也是从做
厨师开始，刘贵兵发现，糖画不光是一门
挣钱的手艺，它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成为
一种乐观生活的助推剂。

于是，刘贵兵开始研究立体糖画、镂
空糖画、彩色糖画，让糖画从平面变得立
体，从单一颜色变得五彩缤纷。他总说：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要想画得好，
就得千锤百炼，就得不断创新，让糖画再
上一个台阶噻。”

就这样，刘贵兵的糖画手艺日益精
湛。他曾受邀参加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的文化活动，还让重庆糖画走出国
门，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文化交
流活动中亮相，广受追捧。“一会儿一个
鸡，一会儿一个鸟，不到一分钟就做出来
了，观众看了觉得非常神奇。”刘贵兵对此
很是骄傲。

没有参加交流活动时，刘贵兵总在博
物馆或者公园摆摊。他说，希望更多人学
习重庆糖画，学的人越多，传承的几率越
大。他还建议有关部门为非遗传承提供
更多平台，“找到一个能安心画糖画的地
方，才更有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唤起儿时甜蜜记忆的重庆糖画

□凌承纬

日前清理旧时资料，翻出一张老照片，勾起我对30多
年前往事的回忆以及对叶毓山先生的深切怀念。

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内容是叶先生正聚精会神做歌
乐山烈士群雕稿子的情景。

记得那是1983年春节，大年初三，叶先生一早来到我
家，带我去看他为歌乐山烈士群雕做的大稿。此前，我曾与
时任市文联党组书记王觉先生两次去四川美院看他为这件
雕塑做的不同尺寸的小稿。这次要看的大稿是群雕最后的
定稿。那天王觉有事去不了，就我随叶先生去。

大稿是在离主城区几十里以外长江边一家船厂的空置
厂房里做的。叶先生对我说，是他的一个学生帮他联系船
厂借到了这间闲置的厂房。这里离学校远，清静，没有干
扰，可以安心创作。近几个月来，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做稿
子，节假日更是如此。

那天去船厂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我们去
船厂的是四川美院的一辆老式吉普车，当车行驶到长江
边一个叫青草坝的地方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驾驶员揭
开机舱盖，一大股青烟冒了出来，原来是水箱没水了，发
动机过热导致熄火。驾驶员姓周，小年轻，没有经验，提
着铁桶去长江边灌了一桶江水，回来直接倒进水箱中。
只听见“嘭”的一声响，几乎烧红的发动机遇到冰冷的江
水，汽缸一下就炸了！

这下麻烦了。前不着村后不接店，又是春节期间，数公
里长的江边一个人影都没有。叶先生跟我商量了一下，决
定让驾驶员去找电话，让修车厂派人把车拉回去，我俩步行
前往。于是，顶着刺骨的江风，我俩沿长江边走了差不多1
个小时才到达船厂。

叶先生打开空置厂房的大门，一块巨大本色湿布遮盖
着的雕塑伫立在厂房中间，连同底座有两米多高。他小心
翼翼地掀开湿布，一座完整的泥塑群雕呈现在我眼前：群雕

中的人物塑像有9个，分为前后左右四组，每组人物数量不
等，高低错落有致，前后穿插有序，构成形式简洁而连贯。
群雕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情绪呼应，人物造型结实丰满，刚
柔相济，面部情绪的把控准确、清晰。

从几乎无可挑剔的艺术创造中，可见艺术家独特的心
智、丰满的才情，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心血。

叶先生对我说，这座大稿已基本完成，只待翻模，浇铸
小样，然后切割分解成若干个小部件，运送到歌乐山下安置

烈士群雕的地方，由石刻工人按比例放大、雕刻成若干个花
岗石材质的部件，然后拼装组合成最后的群雕。

叶先生说着又提起一把喷水壶给泥塑中的几个人物头
部喷了些水，用雕塑刀仔细收拾了一下人物面部的细节。
然后，他让我帮他拍几张照片，包括群雕的整体、局部，以及
他做雕塑工作时的情景。他说一家杂志要用。

给他拍工作照时，我见他穿一件深色中山服，建议他跟
我调换一下衣服。我当时穿了一件新买的咖啡色皮夹克，颇
时尚，夹克颜色与泥塑颜色也很协调。他笑了笑说：“那倒是
可以换一下哈！”于是便穿上我的皮夹克，拿起雕塑刀认认真
真地做起泥塑来。我选了不同的角度拍了几张照片。照片
冲洗出来后，他颇为满意，选了两张寄给杂志社发表了。

几个月后，歌乐山烈士群雕放大工作全面展开。一
天，叶先生打来电话让我去看看。我来到施工现场，见宽
阔的工地上堆满了巨大的红色石块，石工敲打、切割石头
的声音响成一片，灰雾弥漫却甚是热闹。听见我的喊声，
他从一堆石头中走出来，头发上、脸上、肩上全是红色的
石头粉末。他冲我笑了笑说：“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我
问他：“放大工作你也要亲自做呀？”他说，虽然有两个学
过雕塑的青年帮他做人物头像放大工作，但头像细部，特
别是表现人物精神和情绪的面部细节还是得由他亲自操
刀才行。我问他这些红色的花岗石是从哪里弄来的？他
说，是他跑了许多地方最后在川西大渡河边发现的。这
种花岗岩石，质地坚硬、紧密，不容易风化；红色，具有纪
念革命先烈的含义！

1986年，叶毓山先生与江碧波女士创作的歌乐山烈士
群雕历时5年终于完成。整座雕塑高11米，由438块花岗
岩石砌成，群雕的主题是“浩气长存”。四个面的内涵主旨
分别是：“宁死不屈”“前仆后继”“坐穿牢底”“迎接曙光”。
自此，每年11月27日前后，来自重庆市乃至全国各地的人
们纷纷聚集到烈士陵园，瞻仰雕像，祭奠为共和国的建立和
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这座巨大的红色雕塑成为
永驻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

歌乐山烈士群雕1987年获“全国首届城市雕塑最佳作
品奖”，2010年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中国
革命美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雕塑作品。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叶毓山一生创作甚丰。其
中尤以表现革命题材的大型户外群雕作品影响深远并载
入史册。如：“中国工农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纪念
碑”“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彝海结
盟纪念碑”“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等。这些雕塑遍及祖国
各地，成为各地具有地标意义的红色艺术。1962年他为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的汉白玉雕塑“毛泽东主席立
像”和1977年他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的汉白玉雕塑“毛主
席像”更是成为中国近现代雕塑史上不朽的杰作。

叶先生以他穷尽心智和情感的创作赢得了业内外人士
的普遍尊重和热爱。我永远记得2010年10月，四川美术
学院建校70年庆祝大会上，当时的院长罗中立请老院长叶
毓山上主席台时，宽阔的川美运动场上数千师生爆发出的
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也永远记得，一袭白色素衣，长发飘
飘，75岁的叶毓山登上主席台转身回望在场师生时，闪动
在他眼中的泪光！

2017年1月7日，叶毓山先生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
82岁。

一年一度，到歌乐山烈士陵园祭奠先烈的日子又到
了。撰写此文，是想告诉人们，关于这座著名雕塑的一些故
事，知道并记住创作这座雕塑的艺术家——叶毓山先生。

歌乐山烈士群雕背后的故事

□傅显渝

伯父傳伯雍生前虽与我同处一个城
市，但他在老家垫江生活，我家则一直在
重庆主城，因交通的原因，过去两家来往
较少。

伯父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
“大英雄”。以前曾听父亲提起，他解放前
因从事革命活动，先后三次被国民党抓
捕。最后一次被特务关在歌乐山麓的渣滓
洞集中营。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特务
进行“11·27”大屠杀之时，他九死一生从
枪林火海之中逃了出来。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与伯父见面是
在1963年初，当时我才11岁，正在渝中区
枣子岚垭小学读四年级。记得那是在临近
春节时，伯父来到我家小住。他身材不高，
总是笑眯眯的，十分和蔼可亲，但与我心中
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差较远。

几天之后，我们全家随伯父一道坐轮
船到长寿，然后转汽车回老家垫江过春
节。一路上，小说《红岩》与我行影不离，这
是伯父的朋友送给他的，我一有空便拿出
来抓紧阅读。到了老家，我刚好将此书读
完。这也是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读了
《红岩》，我对伯父及他的战友们当年的狱
中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增添了对死难先
烈的无比崇敬。

两个月后，因为搬家我转到沙坪坝的

石桥铺小学就读。听说当年的渣滓洞集中
营就在该区的歌乐山，我便产生了想亲眼
去看一下的想法，谁知这机会真的就来到
了。

记不清是1963年还是1964年，在临
近纪念“11·27”大屠杀的日子，我们小学
全体高年级学生带着干粮，于凌晨四点钟
左右在学校集合，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
数百人沿着公路步行，冒着初冬的寒风和
大雾，浩浩荡荡地向二三十里外的歌乐山
下进发。

一路上，我无比激动、兴奋。到了歌乐
山下天早已大亮，大家在路边匆匆吃了干
粮，又继续向白公馆、渣滓洞两处集中营旧
址前行。在渣滓洞监狱，当我亲眼目睹了
伯父与先烈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心灵受
到强烈的震撼，既为先烈们崇高的精神所
感动，又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革命的长辈而
自豪。于是，我忍不住悄悄告诉身旁一位
同学：“我的伯伯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他
听了之后顿时睁大双眼，脸上充满了惊奇、
羡慕的神情。

1981年，受红岩革命纪念馆之邀，伯
父参加收集、整理革命烈士的资料工作。

作为一名“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伯父
感到有责任将当年狱中斗争的历史写出
来，以告慰先烈、教育后人。经过认真查
阅、收集、核实资料及采访其他脱险志士，
再加上本人亲身的经历，他与伯妈历时一
年多，共同撰写出了16万字的回忆录一一
《狱中斗争纪实》，于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
出版。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多次邀请他去
中小学作报告。伯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
为弘扬革命精神四处奔波。

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伯父专程来
到我家，带来他与伯妈合著的《狱中斗争
纪实》，问我能否为其配上插图，将来如
果有再版机会时可以用上。当时我虽已
发表、出版了不少连环画，但大多是古代
题材，对现代、革命题材的绘画风格不太
熟悉，本想放弃此次创作。但一想到伯
父的期待，就感到自己作为他的亲属及
一名绘画作者，有责任将这段历史用画
面呈现出来。

于是我于1999年根据此书的部分章
节创作了六幅插图，但我对这次创作不甚
满意。2019年4月，我又在这六幅旧作的
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后重新绘制了四幅

插图，总算了了伯父的心愿。
伯父生性乐观，所以身体健硕，90岁

高龄时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豪情不减
当年。他家住在无电梯的九楼，他上下楼
梯、上街散步来去自如。2008年8月，伯
父的儿孙们为他庆祝90大寿（虚岁90），
我代表年事已高无法前去的父母及脱不了
身的兄弟，专程赶到垫江为他祝寿。谁知
这竟是我与伯父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4年秋，听说伯父在家中跌了一跤
造成股骨断裂，从此便卧床不起，后又因发
生感染被送入当地医院抢救。尽管当时伯
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但我仍万分盼望
他能挺过这一关，争取长命百岁。当年12
月2日，伯父还是离开了我们。得知消息
后，我马上决定第二天赶赴垫江参加悼念
仪式。我父亲因已90高龄无法亲自去垫
江为大哥送行，立即写了一篇上千字的祭
文，托我一同带去。

追悼会上，我含着热泪代父亲读了这
篇祭文。看着伯父的遗容，我想起与他生
前的交往，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让我
无法忘怀。

伯父虽然身材不高、其貌不杨，但他的
形象在我心目中永远无比高大。他90岁
时曾自撰楹联一副：磨难千般渣滓洞，挺拔
万态红岩松。

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人生总结，也
是他的真实写照。

我的伯父傅伯雍

【绝活亮出来】

1983年春节,叶毓山在做歌乐山烈士群雕泥塑稿。
凌承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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